
早上6时起床，6时15分，几十名统一穿着“山东
省女子强制戒毒所”学员服的女子端着脸盆，沿着
盥洗室外的墙一溜儿排开。洗漱严格按照寝室顺
序，每名学员走进盥洗室，都习惯性地先报数。靠墙
走直角，进门先报数，有事先请示，半军事化的管理
已经成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

46岁的唐婷（化名）是山东省女子戒毒所一大
队里的新收学员，7年前，她在一场车祸中受伤，因
难以忍受痛苦，不慎染指杜冷丁等镇痛药物，后竟
然上瘾。此后6、7年她开始吸食海洛因，多次戒毒不
成后，她听说改吸冰毒可以戒掉海洛因，便从甘肃
来到山东找朋友买冰毒。但是没过多久，便被青岛
警方控制，随即送到戒毒所实行强制戒毒。

第一个月是最难挨的，“好几次向大队长申请，
希望她们把我送进隔离间，太难受了！”由于长时间
吸食海洛因，后又改吸冰毒，唐婷的戒断反应较复
杂，有时精神昏昏沉沉，更多是浑身蚂蚁咬啮、关节
酸痛的剧烈症状。有时，她心里不禁窜出一些念头，

“再吸一口，就一口。”但她看看周边的环境，铁窗、
铁门、高墙，还有严密的门卫值班制度，她知道这个
环境已经无法再与毒品沾染。

为帮她戒毒，戒毒所特地为她找了一名同伴，
两人共享一间宿舍，互相照顾。在最难挨的那个月
里，同伴为她打水、打饭，有时也鼓励她忍耐，她因
此并未觉得太孤单。两个月后，她的同伴旧病复发，
而她已经脱离戒断反应，两人角色互换，她开始照
顾起了同伴。

按照戒毒所的规定，每名学员要在戒毒所进行
两年的强制戒毒。唐婷还处在生理脱毒期，戒毒所
会依据身心检测仪的结果，最终决定是否该让她进
入其他学习阶段。

两年的时光是漫长的，“现在每个月可以跟家
里打两三次电话。我最挂心的是70多岁的母亲，她
听说我进了戒毒所，已经病倒了。我的儿子今年上
大四，他学习成绩很好，大家都怕我的事会影响他，
至今还瞒着他。”

寻寻找找““回回来来的的世世界界””

▲唐婷通过窗户看到外边的
A/B门又陷入深思。

唐婷也会经常给家里人写信，家人的鼓励让她更加坚定了戒毒的信念。

②唐婷正在接
受生物反馈仪的身
体检查。

③戒断反应发
作后，唐婷在宿舍
坐立不安。

④学员们在加
工车间从事手工劳
动。

①唐婷（化名）是
十字绣兴趣小组的
一员，她们小组的成
员正在合作完成一
副比较大的十字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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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正在排队等候洗漱。 元旦晚会上，学员们正在看自编自演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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